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岛就好了 / 那几个小家伙一定会告诉我 / 它们的
师傅，那个老光棍 / 藏在哪一丛春光里。但我的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奥斯维辛，积庆里 / 之后，汉口繁华 / 诗人满城，
却从来没有 / 诗”。
可以看到，哨兵诗歌中关于“美”与“罪”之间
的阐释关系的诗篇并不算多，仅有《樱花，樱花》
和《积庆里》两篇，与前述“轻”与“重”、“破碎”与
“完整”这两组美学原则的诠释相比，则稍显薄
弱。但其实这恰恰是哨兵作为一个诗人的高明之
处。他意识到，“美”与“罪”的诗歌美学是他的诗
歌美学原则的核心，但若直接阐释二者的关系，
则容易使诗歌失之于空洞的、无力的情感表达，
而无法达到切实的、有力的诗歌美学效果，因此
096
他把“美”与“罪”的诗歌美学阐释转换为关于
“轻”与“重”、“破碎”与“完整”这两组美学原则的
阐释，但又保留了关于“美”与“罪”的美学原则的
诗性阐释。换言之，“轻”与“重”、“破碎”与“完整”
的诗歌美学原则从属于“美”与“罪”的诗歌美学
原则，但三者是不完全包含的关系。哨兵在看似
不平衡的三组诗歌美学原则关系中找到了一种
巧妙的平衡，从而使他的诗歌美学既是切实的诗
歌阐释，又是有着诗意生长空间的诗性空间。
结语
读哨兵的诗歌，总会让人想起德国诗人荷尔
德林的《故乡》：“宁静的河水里看到船夫愉悦轻
盈的身影，/ 倘若他满载而归，就一定是从遥远的
岛上回来。/ 我也是这样回到故乡的，/ 载着我的
一半收获，一般忧伤。”[2]与荷尔德林回返式的诗
歌精神激荡，以及超越式的关于人类精神家园之
思不同的是，哨兵走的是一条走出洪湖又回到洪
湖，并书写洪湖的人生路径，他以直面破碎现实
的精神姿态构筑洪湖世界。荷尔德林与哨兵虽然
所处的年代不同，所走的精神路径也完全不同，
但诗人的追寻精神之乡的天性却有着本质上的
一致。荷尔德林的那句“因为诸神赐给我们天国的
火种，/ 也赐给我们神圣的痛苦，/ 那么就让它存
在吧。/ 我仿佛是大地的一个儿子，/ 生来有爱，/
也有痛。”[3]与哨兵的“我怎么能失去 / 这些：人性
的启蒙 / 语词的象征和爱？”仿佛穿越了时空，达
成一种精神上的契合。这是诗人之间独有的精神
回响。
而哨兵，用他的以“美”与“罪”为核心的美学
原则构筑了一个独属于他的诗歌空间，他在看似
失衡的各类美学原则之间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，
让美学原则与美学原则之间相互平衡、彼此制
约，从而使得诗歌的阐释既有张力，又有诗意的
蓬勃生长力。他运用人情与时代的矛盾、自然与
伦理的拉扯、美与罪的冲突等诗歌表现策略来构
筑他的以洪湖世界为中心的诗歌世界。他既表现
现代人那种时时感到的被抛弃的人生状态，又不
在这种孤独无解的人生状态自我萎靡，而是以一
个诗人的担当和勇气直面现实的各种破碎，并深
刻地认识到自己乃是人类中的一员，该为世界的
破碎和消逝担责。他在感叹汉语的无力，诗歌的
无奈，却依然以语言为武器，竭尽生命之力歌唱。
语言在他笔下焕发生气，这让我们有理由相信，
卡西尔关于“诗歌是语言的神话”[4]的判断在这个
时代依然是一个真理。他是这个时代的隐守之
士，更是这个时代的温和战士。
作者单位：厦门大学中文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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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[1]哨兵：《蓑羽鹤》，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7年版，第
136页。
[2] [3]【德】荷尔德林：《当我还是少年时》，赵静译，
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版，第 118页，120页。
[4]恩斯特·卡西尔：《语言与神话》，于晓等译，生活·
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 1988年版，第 36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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